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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四
○
二
年
，
東
晉
一
代
名
將
劉
牢
之
用
一
根
繩
索
結
束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
他
的
死
事
出
偶
然
，
完
全
是
一
個
誤
會
；
可
透
過
他
﹁一
生
三
叛
﹂
的
經
歷

，
又
能
看
出
他
的
﹁誤
死
﹂
其
實
也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上
的
必
然
性
。
劉
牢
之
是
東
晉
北
府

兵
名
將
。
公
元
三
八
三
年
，
淝
水
之
戰
中
，
他
曾
帥
精
卒
五
千
與
對
陣
前
秦
二
萬
兵
馬
，

首
戰
告
捷
，
斬
獲
萬
餘
人
，
為
東
晉
最
終
以
少
勝
多
吹
響
了
衝
鋒
號
。
不
過
，
為
朝
廷
立

下
汗
馬
功
勞
的
劉
牢
之
並
沒
有
就
此
迎
來
他
人
前
顯
貴
的
幸
福
生
活
。

公
元
三
九
八
年
，
東
晉
實
力
派
人
物
王
恭
領
銜
出
兵
，
欲
鏟
除
朝
中
專
權
的
司
馬
道

子
。
劉
牢
之
時
為
王
恭
的
軍
府
司
馬
（
相
當
於
軍
事
總
管
）
，
受
命
擔
當
前
鋒
。
司
馬
道

子
讓
兒
子
司
馬
元
顯
應
戰
，
司
馬
元
顯
派
人
策
反
劉
牢
之
，
許
諾
他
事
成
之
後
可
繼
承
王

恭
的
位
號
。

於
是
，
劉
牢
之
決
定
陣
前
倒
戈
，
並
派
他
的
兒
子
和
女
婿
偷
襲
王
恭
，
最
終
導
致
王

恭
兵
敗
被
殺
。
公
元
四
○
二
年
，
已
經
掌
握
朝
中
大
權
的
司
馬
元
顯

決
定
鏟
除
在
長
江
中
游
一
帶
勢
力
不
斷
坐
大
的
桓
玄
，
當
時
已
經
執

掌
精
銳
北
府
兵
的
劉
牢
之
又
被
任
命
為
前
鋒
都
督
。
劉
牢
之
怕
自
己

勢
單
力
薄
打
虎
不
成
反
被
虎
傷
，
又
怕
萬
一
平
定
桓
玄
後
功
高
震
主

不
為
司
馬
元
顯
所
容
，
所
以
不
顧
他
人
勸
阻
，
再
次
接
受
桓
玄
的
策

反
，
不
戰
而
降
，
希
望
既
可
以
借
桓
玄
之
手
除
掉
司
馬
元
顯
，
又
可

有
朝
一
日
乘
機
奪
權
。
結
果
，
桓
玄
順
利
東
下
，
攻
入
健
康
，
誅
殺

司
馬
元
顯
。

不
過
，
桓
玄
獲
勝
以
後
非
但
沒
有
加
封
劉
牢
之
，
反
而
解
除
了

他
的
兵
權
，
讓
他
去
做
會
稽
太
守
。
劉
牢
之
預
感
到
自
己
大
禍
臨
頭

，
決
定
去
廣
陵
（
今
揚
州
一
帶
）
投
奔
他
的
女
婿
高
雅
之
，
在
江
北

收
兵
對
抗
桓
玄
。
他
一
面
讓
兒
子
劉
敬
宣
去
京
口
接
家
眷
過
江
，
一

面
召
集
手
下
將
官
商
討
。
參
軍
劉
襲
說
：
﹁靠
臨
陣
倒
戈
終
究
難
成

大
事
，
劉
將
軍
您
往
年
反
王
恭
，
近
日
反
司
馬
，
現
在
又
要
反
桓
玄

。
一
人
而
三
反
，
何
以
立
足
？
﹂
話
說
完
揚
長

而
去
，
其
餘
將
官
也
大
多
作
鳥
獸
散
。

劉
牢
之
感
受
到
了
眾
叛
親
離
、
無
力
回
天

的
悲
涼
，
天
下
哪
裡
還
有
自
己
的
立
足
之
處
呢

？
這
時
候
，
和
兒
子
約
定
返
回
的
時
間
到
了
，

劉
敬
宣
卻
遲
遲
未
歸
。
劉
牢
之
想
，
一
定
是
劉

襲
截
殺
了
他
，
向
桓
玄
邀
功
請
賞
去
了
，
於
是

萬
念
俱
灰
的
上
吊
自
殺
。

劉
牢
之
剛
死
，
劉
敬
宣
就
趕
了
回
來
，
見
到
父
親
的
屍
首
，
來

不
及
大
哭
，
就
連
夜
渡
江
，
投
奔
高
雅
之
去
了
。
手
下
兵
士
將
劉
牢

之
裝
殮
好
，
葬
於
丹
徒
。
桓
玄
知
道
後
，
下
令
砍
棺
，
將
劉
牢
之
斬

首
，
暴
屍
於
市
。
歷
來
人
們
都
將
劉
牢
之
之
死
歸
罪
於
他
自
身
的
反

覆
無
常
，
明
末
清
初
思
想
家
王
夫
之
就
曾
嘲
諷
他
﹁詐
而
愚
﹂
。
這

當
然
不
能
算
錯
，
不
過
終
究
沒
有
看
到
問
題
的
本
質
。

劉
牢
之
本
是
行
伍
出
身
，
在
士
族
門
閥
制
度
居
統
治
地
位
的
晉

代
，
這
一
出
身
頗
有
尷
尬
之
處
：
一
方
面
他
不
具
備
尊
貴
顯
赫
的
社

會
地
位
，
一
方
面
他
掌
握
軍
力
又
為
門
閥
大
族
和
朝
中
顯
貴
所
倚

重
。

因
此
，
既
被
門
閥
政
治
所
利
用
，
又
被
士
族
權
貴
所
輕
慢
。
比

如
王
恭
，
為
了
讓
劉
牢
之
為
他
效
死
力
，
屈
尊
與
之
拜
為
兄
弟
，
可

同
時
又
只
把
他
當
成
行
陣
武
將
，
一
直
對
他
﹁禮
之
甚
薄
﹂
，
使
得

劉
牢
之
時
刻
感
受
到
一
種
心
理
上
的
失
衡
，
並
由
此
滋
生
出
對
顯
貴
們
的
仇
視
。
尤
其
是

當
他
所
執
掌
的
軍
事
實
力
舉
足
輕
重
的
時
候
，
自
然
在
政
治
和
社
會
地
位
方
面
產
生
更
多

的
訴
求
，
而
當
訴
求
的
熾
烈
與
現
實
的
冰
冷
形
成
鮮
明
的
反
差
時
，
他
對
門
閥
顯
貴
的
忠

誠
度
便
與
日
俱
減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講
，
劉
牢
之
的
﹁一
人
而
三
反
﹂
，
是
東
晉
末
年
新
興
軍
事
力
量
試

圖
擺
脫
對
門
閥
大
族
的
政
治
依
賴
，
從
而
尋
求
自
身
政
治
訴
求
和
社
會
地
位
的
一
種
無
奈

選
擇
。
他
的
最
終
失
敗
，
不
是
敗
於
軍
事
，
而
是
敗
於
門
閥
政
治
，
敗
於
他
在
與
門
閥
士

族
進
行
搏
鬥
時
的
彷
徨
無
措
、
進
退
失
據
。

不
過
，
劉
牢
之
雖
然
敗
了
，
以
新
興
軍
事
力
量
為
代
表
的
社
會
底
層
勢
力
終
歸
已
經

形
成
，
並
不
斷
壯
大
。
十
八
年
後
，
北
府
兵
舊
將
劉
裕
終
於
代
晉
建
宋
，
修
成
正
果
，
而

中
國
歷
史
上
臭
名
昭
著
的
門
閥
政
治
歷
史
，
也
從
此
江
河
日
下
。

伍子胥原本楚人，世代
為楚高官。因受小人構陷，
其父兄為楚平王所殺。伍子
胥先逃亡至鄭，後又投靠於
吳。見吳國公子光素有大志
，便獻計助他奪得王位，即
吳王闔閭。

此後，伍子胥與大軍事家孫武共同輔佐吳王
西破強楚，南服越人，北鎮晉國，而使吳國稱霸
一時，伍子胥也由此博得著名軍事家、謀略家的
美名，在民間享有盛譽。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功
勳卓著的吳國老臣，於國有功的大軍事家大謀略
家，最後竟落得被吳王夫差賜劍自殺的境地，一
生功名毀於一旦。司馬遷認為他 「棄小義，雪大
恥，名垂於後世」。其實不然！所謂性格即命運
，伍子胥正是因為其胸襟狹隘，多疑殘暴，重小
利而失大義，才造成了命運的悲劇。

當初，伍子胥攜楚國公子建逃亡至鄭。公子
建聯絡晉國謀反一事泄露被殺後，伍子胥又投吳
逃奔至韶關，因苦於無船渡河而一夜白頭。正在
又愁苦又害怕的時候，一船飄然而至。待安全過
河，伍子胥卻放心不下，再三叮囑艄公事勿外泄
。艄公一聲長嘆： 「我敬公是國家忠臣良將，才
冒死相救，公卻不信於我。」言畢，將船划至河
心自沉以表心跡。因了伍子胥的多疑猜忌，竟枉
害救命恩人。

到了吳國後，他輔佐闔閭修理法制任用賢能
，獎勵農商充實倉廩，治理城郭加強守備，又舉
薦深通兵法的齊人孫武為將，選練兵士，整軍經
武，使吳成為東南一帶強國。

然而，伍子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報殺
父兄之仇。他提出採取 「疲楚誤楚」的戰略方針

，經過數年努力，終使吳國在柏舉一戰中以少勝多，打敗強楚並攻
入郢都。為解心頭之恨，伍子胥請求吳王准許自己掘楚平王之墓並
鞭屍。 「手持九節銅鞭，肉爛骨折」，猶不解恨，此後更是 「左足
踐其腹，右手抉其目」，並罵道 「汝生時枉有目珠，聽信讒言，不
辨忠良，殺吾父兄，豈不冤哉！」又割下平王的頭，把衣物棺木全
部銷毀，連同屍骨棄於荒野。按理說，冤有頭債有主，伍子胥找楚
平王報殺父兄之仇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仍不善罷甘休，又讓吳兵拆
楚宗室廟，妻宮室女，寢大夫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雖然孫武
極力勸阻，但在伍子胥的蠱惑下，吳王根本不聽。其殘暴變態之舉
，連昔日楚國的好朋友申包胥都看不過去，讓人告訴伍子胥： 「你
的報仇未免太過分！我聽人說，人多要以勝天，但天道也能破人謀
計，你從前是平王臣子，現在卻污辱他，難道不是喪盡天良嗎？」
伍子胥卻不以為然地說： 「替我跟申包胥說，我像快下山的太陽已
無路可走，所以我違背天理不擇手段行事。」日暮途窮、倒行逆施
這兩個成語就是從他這兒來的。

吳軍進入郢都後為非作歹，給楚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令楚人
大懼，也把楚人逼上絕境。舉國上下同仇敵愾，自發組織起來，魚
死網破與吳軍拚死相搏，竟一夜而三敗吳人，將吳軍趕出國境，使
得楚國成功復興。為泄一己私憤，伍子胥不顧民族和國家大義，不
僅讓吳楚兩國生靈塗炭，無辜百姓遭殃，也讓吳國多年戰爭準備所
取得的成果喪失殆盡。對此，後人有詩這樣評價道： 「知否申胥本
楚人，引吳攻楚有私因。可憐祖國好兒女，半作伍家償命身。」

闔閭死，夫差繼位，破越並稱霸中原之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
，厲兵秣馬，隨時準備報亡國之恨。伍子胥由此預感吳國終將為越
國所滅，於是諫言夫差滅掉越國這個心腹之患。夫差出於戰略考慮
，覺得越已經臣服，再趕盡殺絕顯得沒有道義，無法在諸侯國中服
眾，所以沒有聽從伍子胥的個人意見。此時，伍子胥的私心再度抬
頭，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今後不受傷害，他不惜甘冒叛國的風險，
竟乘吳王派他使齊下挑戰書之機，將兒子託付給齊國鮑氏，改姓王
孫氏。身為吳國大臣，卻把自己子女託付給敵國照看。這無疑給了
有心人以 「裡通外國，心懷二心」的口實。再有道的君王也受不了
臣子這種公然背叛。何況本來就有些昏庸的夫差呀。於是，夫差賜
劍令其自殺。如果伍子胥拚死相諫，也算是一大忠臣。如果抗旨不
遵，反戈一擊，也算是一條漢子。但他選擇了服從。做順臣也就罷
了，偏偏他還鴨子死了嘴硬──臨死前交代手下人，一定要把眼珠
挖下來掛在吳國都城的東門，親眼看着有朝一日越國從這裡進來滅
吳。別說是一代霸主的夫差，就是換了一般人聽了這尖酸刻薄的咒
語，怎麼受得了。於是夫差派人將伍子胥的屍體裝進一個皮口袋扔
進了江中。

縱觀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劇始，至悲劇終，究其原因，除卻小
人離間，君王無道等因素外，他公報私仇，殘忍無度，有遠見無卓
識，有智商無情商，最終顧小利而失大義。這樣狹隘的心胸和見識
，不能不說是導致伍子胥人生悲劇的致命缺陷。

到桃花島上賞桃花，應是明媚的春天最浪漫
不過的一件事。桃花初開的時節，我與幾個文友
相邀，一起來到浙江舟山桃花島。

桃花島素有 「海島植物園」美稱。島上悠悠
高山，礁奇石怪，碧海金沙，幽澗溪洞，山花爛
漫，岡巒密布，山勢起伏，林木葱翠，風光旖旎
，植被覆蓋率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樹木有三百五

十六個品種，其中屬於國家自然保護範圍的珍稀樹種達數十種，
如毛紅椿、普陀樟、全綠葉冬青等，還有水仙、杜鵑、黃楊、蘭
花等名貴花卉。尤其是水仙花，名列中國三大水仙之一，遠銷香
港、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走進桃花島，展現在眼前的是漫山遍野的爛漫。如海如潮的
桃花，胭脂塗紅般，把整個山間渲染。成千上萬株桃樹，托着成
團成簇的桃花花瓣湧向眼前，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唯美康逸的世外
桃源。古人云：春雨潤桃花。我們來之前，適逢一場春雨細細去
，雨後的桃花更顯嬌艷妖嬈，欲滴的水珠映襯下的桃花花蕾，像
脈脈含羞少女粉紅的笑臉，羞怯中帶着幸福四溢的滿足，讓人顧
盼流連。桃林間，有石子鋪陳的小徑，蜿蜒盤旋於桃林深處，順
着剛剛被雨水清洗過的石徑，漫步林間，賞花的遊人若影若現，
想來在這密密匝匝的桃花源裡，紅男綠女的背影也成了融入這片
春色的風景，而我們何嘗不是別人眼中的風景呢？

桃花寨座落於桃花島東面的桃花峪中，是島上自然環境最優
美的區域，景區總面積為三點六平方公里，由桃花寨休閒村、黃
藥師山莊和沿海自然景觀三大塊組成，景區岸線曲折，礁石遍布
，奇岩突兀，怪石嶙峋，惟妙惟肖，攀臨山頂可遠觀海景，晨觀
日出。四周山巒疊翠，花木繁茂，鳥啼聲聲，流水潺潺，透着一
股空靈之氣。走進寨中，一棟棟典雅的小木屋錯落有致，依山而
築，還有那舊時人家所遺留的一幢幢爬滿青籐的石屋，古樸中讓
人感到似曾相識的親切。 「彈指峰」、 「清音洞」、 「綠竹林」
、 「試劍亭」、 「桃花陣」……這些《射雕英雄傳》中描述的景
物，在桃花寨中一一再現。在峰、岩、洞、壑之間，穿插着泉、
池、溪、澗；青碧黛綠叢中，點綴着樓閣、亭榭。猶如置身於桃
花島主黃藥師精心布置的桃花山莊中。

在桃花寨，我們還見到了傳說中的桃花石。岩石上的花紋彷
彿是水墨畫出來的桃花，但斷裂的地方卻隱隱也有類似的花紋，
讓人一時分辨不出它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桃花島的美麗和神秘
，吸引了歷代不少文人墨客來此觀光探奇、尋古考證。相傳秦漢
時，徐福、安期生曾先後到島上隱居煉丹，因 「安期生醉墨灑於
山石而成桃花紋」，桃花島因此得名。宋朝以來，眾多文人墨客
來此賦詞吟詩，絡繹不絕。其中朱緒的詩更是全面地讚美了桃花
島的自然風光，詩曰： 「墨痕乘醉灑桃花，石上斑玟爛若霞。浪
說武陵春色好，不曾來此泛仙槎。」

「金 伯 古 斯 」（Bocuse
d'Or）大賽被業內人士稱為廚
師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
世界上最為赫赫有名的廚藝大
賽，名頭甚至蓋過了正式命名
為 「烹飪奧運會」的 「烹飪藝

術國際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ulinary
Art）。 「金伯古斯」的得名來自法國大廚保羅伯
古斯（Paul Bocuse），從一九八七年開始，每兩年
在法國里昂舉辦一次。目前的規則是參賽代表隊
來自二十四個國家：歐洲賽區從二十個國家中選
出十二國代表；亞洲十二國中選出四國代表；拉
美十二國中選出三國代表；三個從另外國家的申
請中選出；最後兩國代表隨機選出。

每個國家的代表隊由兩人組成，一位大廚和
一位助手，兩人參賽時助手的年齡必須在二十二
周歲以下。每隊有五小時三十五分鐘的時間烹飪
兩道大菜：（牛）肉和魚。大賽組織者規定選用
什麼樣的主菜原料，但配菜（garnish）可以由廚師

自定。比賽時，各國代表隊都在廚房裡現場操作
，和評委、觀眾、新聞記者面對面。雖然觀眾規
定只能有一千人左右，但為各自國家選手加油鼓
勁的熱鬧實在不亞於奧運會。評委由二十四名世
界級大廚組成，他們又分成兩組，分別評判肉和
魚。食物的味道佔四十分，外觀佔二十分，總分
一共六十分。如果出現平局，那麼另有二十分用
來評判其他因素：條理、合作、衛生、不浪費等。

之所以會對這項大賽感興趣，是因為最近剛
看完了美國人安德魯佛萊德曼（Andrew Friedman）
的《破曉刀光》（Knives at Dawn：America's Quest
for Culinary Glory at the Legendary Bocuse D'Or
Competition）。本書主要講述二○○九年 「金伯
古斯」大賽時，美國代表隊的經歷。須知 「金伯
古斯」大賽的金牌得主多半是法國隊，比利時、
挪威、瑞典也多次獲得獎牌，可是美國的最好成
績是第六名。

而且，作者聲稱，和歐洲國家的參賽代表相
比，美國的大廚代表不但缺少資金的贊助，而且

往往無法像歐洲人那樣用一兩年的時間集中訓練
。另外，評委對於 「傳統」法式烹飪的推崇，對
於菜餚外觀精美奢華的過分推崇，也隱隱成為批
評的目標。

不過，我覺得書中最精彩的部分其實不在對
於比賽本身的描述，而在於對美國參賽者選拔、
訓練、準備等的追蹤。即便對於歐洲風格的西式
烹飪不甚了了，我也能體會涉及其中的人物的心
理變化、性格衝突、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戲劇張力
。要是拍成電影，我想其中美國參賽大廚的成長
經歷可以拍成勵志劇，他和法國教練之間的矛盾
可以拍成倫理劇，各國選手的比拼可以拍成懸
疑劇。

至於比賽時做的是什麼菜、味道怎樣我覺得
反而不是重點。一來這項賽事明顯偏袒歐式（法
式）較為古典的烹調風格，二來從做好菜到評判
，中間至少相隔半小時，再好吃的菜也要打折扣
。難怪有批評者把這項大賽貶為 「世界自助餐大
賽」和 「世界服務員大賽」。

曼尼和他的妻子赫爾嘉是
我公公婆婆的老朋友，他們看
着我公婆的三個孩子出生長大
，對我丈夫保羅更是鍾愛有加
、視如己出。曼尼其實叫曼弗
雷德，可能是因為他隨和的天
性和孩童般的笑容吧，現在他

眼看快七十歲了，大家仍然和從前一樣暱稱他為
「曼尼」。

認識曼尼的時候，我和保羅還在談戀愛。記得
那年春暖花開，保羅帶我開車幾百公里去看望他的
父母，一路上，金黃色的油菜花田一片一片地掠過
眼簾，耀眼悅目，彷彿綠地毯上綴着的圖案。那是
我第一次去他父母家，不知道他們對他兒子的中國
女友會有怎樣的反應，心裡有些忐忑。我的不安很
快就被證明是多餘的，保羅的父母和姐妹初次見我

就待我有如家人一般，也正是在他們家裡，我第一
次見到了曼尼和赫爾嘉。

曼尼那時五十多歲，頭髮已經掉光了，體態有
些臃腫，但精神很好，眼神明亮，他的一條腿年輕
時被連根截去，雖然拄着雙枴，卻身手敏捷，見到
我立刻過來與我握手，他不多話，只是朗朗地笑着
仔細打量我，好像在打量他自己的兒媳婦；倒是赫
爾嘉比較爽快，拉着我問東問西，快人快語地講述
保羅的童年趣事，說保羅小時候有一次被他姐姐妹
妹欺負得準備拎着小箱子離家出走呢！眾人聽罷一
齊哈哈大笑，保羅大窘， 「氣急敗壞」地要赫爾嘉
趕快住口。

流年似水，如今我與保羅已經結婚十一年了，
每次去探望公婆，都不會忘了去看看曼尼夫婦。他
們見了我們總是由衷地高興，特別是看到我們的孩
子一天天地長大，從牙牙學語的小寶寶慢慢變成了

驕傲的小學生，他們的欣慰溢於言表。曼尼夫婦膝
下無子，卻非常喜歡小孩兒，所以他們的欣慰裡也
夾雜着些許的遺憾。曼尼結婚後不久就被查出得了
骨癌，不僅要立即截肢，還得做化療，在赫爾嘉的
愛與支持之下，曼尼最終戰勝了可怕的疾病，活了
下來，可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失去了一
條腿，化療也使他喪失了生育能力，但赫爾嘉卻始
終與他相知相守，不棄不離。她提起治病的那幾年
總是說他們兩個 「共同走過了地獄」，既然經過了
「地獄」的水深火熱，後來幾十年裡的風風雨雨對

於他們來講也就不過是閒庭信步而已。
曼尼與赫爾嘉自小青梅竹馬，照曼尼的話說

「從一生下來就愛上了她」，赫爾嘉對曼尼卻是
「一千見之後才鍾情」，她一度嫌他拙口笨舌，長

相也不夠英俊，只想和他接着做 「最好的朋友」；
他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赫爾嘉和別的
男孩子出去約會，傾聽她向他講述戀愛中遇到的煩
惱，曼尼的傷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不放棄，一
直等她等到鐵樹開花。在曼尼病重、對生命失去信
心的時候，是赫爾嘉守候在他身邊，對他說只要堅
持，就一定會有奇跡，你看我現在不是成了你的老
婆了嗎，這也是你以前認為絕對沒戲的事兒啊！

近一、兩年來，曼尼夫婦越發地見老了，尤其
是赫爾嘉，身體明顯發福，服飾也不再像過去那樣
講究。

也許年紀大的人比較愛懷舊吧，有一次去看他
們的時候，我們發現曼尼書房的牆上多了十來張鑲
着鏡框的老照片。我從來就喜歡黑白相片，喜歡那
種久遠的氣息，於是就一張一張地看過去。我的眼
神在其中一張照片上停留下來，久久無法挪開──
這是一張抓拍的相片，時間大概是在上世紀六十年
代初，曼尼還有着一頭濃密的頭髮，他正用雙手捧
起赫爾嘉的臉，微笑着凝視着她；年輕時的赫爾嘉
非常清麗，她有些被動地仰着頭，直視着曼尼的眼
睛，風吹亂了她長長的鬈髮，他們顯然不知道自己
在別人的鏡頭裡，那相互凝視的眼神裡充滿了深
情。

我被這剎那永恆間的兩情相許深深地感動了。
回頭看看現在的赫爾嘉，我很難將她和照片上的她
聯繫在一起。

也許歲月無情，誰也經不住時間的流逝；可是
歲月又有情，曼尼與赫爾嘉雖然韶華已逝，他們卻
仍然像從前一樣相濡以沫、挽手人生，我想，這應
該是愛情的最高境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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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深情


